
宁波古有 “东南佛国 ”之称 ，与佛教有着殊胜因

缘，历史上高僧大德层出不穷；境内的古刹林立，天童

寺、阿育王寺、七塔寺、保国寺、观宗讲寺、雪窦寺等在

历史上久负盛名， 影响力遍及全国和南洋、 印度、日

本、韩国等地。 发达而富于特色的宁波佛教文化对当

地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形成和变化产生了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是宁波地域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

组成部分。

2006 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

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如何团结和

引导佛教界人士及广大佛教信众，利用宁波佛教深厚

的历史文化积淀，发挥佛教文化维系人心、凝聚人心、

造福百姓、利益群众的和谐力量和功能，是宁波佛教

文化界有识之士共同思虑的重要问题。

一、宁波佛教及其文化的现状

1、佛教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 具体

表现为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佛教信徒数量之庞

大。宁波市是全省宗教工作重点地区之一。现有佛教、

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4 种宗教。 经 2003 年最近

一次公开发布统计数据确认，全市共有可统

计信徒 134492 人， 宗教教职人员 3033 人，

经批准登记的宗教场所 916 处 [1]，分布如右

表：

如表所示，不管是教职人员，还是宗教

活动场所的分布， 佛教都具有绝对优势，是

目前宁波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信仰。

宁波的佛教信徒、 宗教活动场所不仅数量众多，

分布也非常广泛，在宁波市佛教协会直辖的九区（鄞

州、江东、海曙、江北、镇海、北仑、东钱湖风景旅游区、

宁波科技园区 、大榭开发区 ）、三市 （慈溪 、余姚 、奉

化）、二县（宁海、象山）皆有分布 [2]。 这说明佛教文化在

当代宁波社会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

景。

2、佛教团体的兴盛与佛学研究期刊的涌现。 一是

佛教协会的成立。 在宁波市佛教协会的指导和协助

下， 近年来各县市区的佛教团体组织迅速成立：2001

年成立了北仑区佛教协会、 江北区佛教协会；2005 年

成立了江东区佛教协会、 海曙区佛教协会；2007 年成

立了东钱湖佛教协会。 目前，佛教协会已遍布宁波各

县市区。二是佛教居士林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在宁波市政府、统战部、民宗局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

居士林的正常宗教活动得以恢复，林内多座殿宇房舍

被修复，面貌焕然一新。 现登记在册的居士已达 5000

余名，林内义务助工人员 200 余名。 居士林内部有一

整套健全的规章制度，设立了工作联系组、财务会计

组、法务组、生活后勤组、法物流通处等九个组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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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十一项规章制度，使林众各尽其职，同心同德。 林

内的“佛法学习小组”还定期为信众举行佛法讲座；定

期召开义工居士学习会议。 宁波居士林现已成为全国

佛教居士林优秀单位之一。 三是佛学期刊的创办。 为

弘扬佛法，促进宁波佛教研究的繁荣，宁波佛教界创

办了两家佛学期刊———《宁波佛教》与《报恩》，分别由

市佛教协会和佛教居士林、七塔报恩禅寺主办。 前者

以“爱国爱教，弘扬佛法，净化身心 ，利乐有情 ”为宗

旨，后者以“启迪智慧，净化心灵，和谐社会 ，庄严人

生”为旨归，两者均为免费赠阅，深受全国佛教界人士

及广大信徒的欢迎。

佛教团体的纷纷成立和佛学期刊的应运而生，为

佛教文化的复兴提供了组织保证和交流舞台。

3、 佛教文化出现新的传播载体。 随着经济的发

展，社会的进步，以多媒体和视频技术为主的网络技

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必然进入佛教文化领域，成为推动

佛教文化传播和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佛教文化的

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新的手段，注入了新的活力，赢得

了更多人尤其是年青人的注目。 这是佛教文化与时俱

进的重要表现和可喜举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

象。 目前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修心庵、佛教居士

林等都已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网站，将佛界动态、寺院

简介、佛学电子书籍等放到网上供人阅览，并多设立

了佛教论坛。 网站的建设给古老的佛教文化发展注入

了一股清新气息，预示着佛教文化的勃勃生机和无限

活力。

4、佛教传统文化受到影响和冲击。 以佛教徒的佛

教信仰形式为例。 虽然传统佛教也历来注重个人的修

行和修养， 寺院作为宗教团体的作用并不十分突出，

但佛教寺院及其僧团组织对信教者个人的制约作用，

还是通过师徒关系、 群体性佛教礼仪等等而得以体

现。 然而，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佛教信徒则少去或不去

寺院、即使去寺院也无活动规则，他们的佛教信仰形

式、精神体验、对于佛教道德原则的感受都呈现出个

性化倾向。 2004 年，上海大学宗教与和平研究中心主

任李向平教授在宁波地区组织了一次有关佛教信仰

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经常去寺院参加佛教礼

仪和活动的教徒并不多， 更多的教徒需要时才去，在

时间安排上比较分散。 77.6%宁波佛教信徒选择在家

里设龛礼佛，说明佛教生活的家庭化。 此外，宁波佛教

徒对宗教的神圣性认同较低， 仅有 31.1％的宁波佛教

徒认同果报观念，34.4％认为菩萨时刻保佑自己，远低

于杭州的 88.5％、90.8％ [3]。 他们的信仰形式、 精神体

验、 对于佛教道德原则的感受已与传统佛教相去甚

远，呈现出明显的个人化倾向。

二、宁波佛教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指出：

“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宁波

宗教事务管理机构、佛教界等多方力量对于如何充分

利用佛教文化这一历史资源为当下的和谐社会建设

服务，如何团结和发动信教群众使之成为构建和谐社

会的积极力量，如何对传统佛教文化进行取舍、更新

和改造，促进佛教文化内部自身的和谐这些问题进行

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并在实践过程中做出了如下几

方面的努力：

1、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佛教界的自我管理，促

进佛教内部自身的和谐

①政府的积极引导。 以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

精神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全国宗

教工作会议精神，切实保障佛教界的合法权益。 制定

出台了 《宁波市宗教活动场所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和

《宁波市佛教寺庵负责人任职免职办法》、《宁波市佛

教寺庵财务管理制度》和《宁波市僧尼资格认定办法》

等多项管理制度。 开展“平安宗教场所”创建活动，以

提高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水平为重点，推进宗教团体和

宗教活动场所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加强部门联系协

作，认真排查分析、依法调处宗教矛盾，取缔打击非法

活动和邪教组织。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抵御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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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渗透，有效查处境外宗教渗透事件，开展境外宗

教渗透的全面调查，着力维护宗教领域的稳定。 解决

了部分佛教团体的办公活动经费以及少数佛教界上

层人士生活困难问题；开展培训教育，切实提高宗教

界人士素质；为佛教界人士当选为市、县人大代表和

政协委员提供帮助，使之成为参政议政的重要力量。

②佛教界的自我管理。 更新观念，不断创新，加强

佛教界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道风及僧人队伍建设、

民间佛教社团组织建设， 促进佛教文化自身的和谐。

第一，加强组织建设。 宁波市佛教协会对全市宗教活

动场所的督导作用进一步强化， 于 2005 年 10 月通过

修改后的《宁波市佛教协会章程》，对协会的性质、任

务、组织机构、资产管理及使用原则做出明确规定。 第

二，加强制度建设。 宁波佛教在制度建设领域的探索

卓有成效。 如七塔寺地处江东区喧嚣闹市之中，周边

商务楼宇林立、娱乐场所环绕，寺院管理难度较大。 七

塔寺结合本寺实际，制定了明确的管理目标 ，出台了

《七塔禅寺财务审批制度》、《七塔禅寺寮房规约》、《七

塔禅寺共住规约》等一系列管理办法，促进了寺院的

有效管理和建设。第三，加强道风及僧人队伍建设。宁

波佛教界各大小寺院皆十分重视严肃清规纪律。 2004

年 9 月，天童禅寺诚信方丈制定了《天童禅寺僧众公

约》，并有《天童禅寺念佛堂规约》；七塔寺要求全寺僧

众早晚诵课、二时斋供、坐禅听讲、集体出坡等。

2、发挥佛教传统文化“乐善好施、慈悲济世”的精

神，促进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的发展

“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庄严国土、利乐有情”。

近几十年来，宁波佛教界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公

益事业。 台州地区遭台风袭击、长江抗洪、贵州大地

震、西部大开发、东南亚海啸、四川汶川大地震、青海

玉树地震等等，各寺庵 、佛协尽其所能 ，纷纷捐钱捐

物。 1998 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宁波市佛教界向

长江灾区募集赈灾款共人民币 100 万元，宁波佛教居

士林还发动 4000 多名居士， 向灾区送去棉衣 8 万余

件，棉被 2000 余条。 2004 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

区发生大海啸，宁波市佛教协会积极响应中国佛协和

浙江省佛协的号召，发动各县（市）区佛协为遭受地震

和海啸的灾民紧急捐款，救灾款额达 64 万余元，各地

佛协和宁波佛教居士林、七塔寺等还组织信众为海啸

灾民举行祈福超度与息灾法会。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

川汶川发生 8.0 级大地震，宁波佛教界密切关注灾区，

积极开展为灾区捐款救助的实际行动，宁波市佛教协

会捐款 100 万元，七塔禅寺捐款 65 万元，天童禅寺捐

款 50 万元。

除此之外，宁波佛教界还开展各类活动服务于社

会。 如宁波市佛教居士林除坚持为过往行人免费施茶

赠药外，多次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其对象除贫

困、残疾、孤弱人群外 ，还包括市劳教所和监狱的失

足、犯罪人员。

3、利用宁波佛教界与日、韩、美、新加坡等国佛教

界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宁波对外关系的和谐

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波是中

日、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地区。 自唐朝始，从

日本、朝鲜等国来中国求佛法的僧人就多在明州各寺

传教习法。 宋元时期，宁波凭藉其发达的佛教文化与

特殊的地理条件，成为中日、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主

要窗口和纽带。 此后历代，宁波与日、朝等国的寺院保

持了长期的友好往来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佛教文化的对外交流一度中

断。 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积极推

行，宁波佛教文化的对外交往迅速得到恢复。 1980 年

5 月 31 日，日本曹洞宗管长、总持寺贯首乙川瑾映率

参拜团一行 135 人参拜祖庭天童禅寺。 从此，每年日

本都有许多或大或小的参拜团来宁波访问 、 修学 。

1989 年，日本国映像记录中心《从遣唐使看中日文化

交流》纪录片摄制组，到天童寺、阿育王寺拍摄镜头追

叙宁波在中日交往史上的作用；1998 年 11 月，《道元

禅师入宋纪念碑》在宁波江厦公园落成，日本曹洞宗

大本山永平寺等 9 个访华团和省、 市有关部门领导、

佛教协会成员参加了落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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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国也屡有佛教僧团来

甬访问。 1983 年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光明山普觉寺

住持宏船法师一行 16 人访问天童寺和阿育王寺 ；

1986 年， 美国佛教协会会长浩霖访问宁波大刹；1993

年 6 月，韩国天台宗总务院长田种允法率大韩佛教天

台宗代表团 16 人参访天童寺。 宁波佛教界亦多次受

邀访问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

宁波与日、韩、美、新加坡等国佛教界积极的文化

交流，促进了中外佛教界的相互了解、增进了彼此间

的友谊。 同时，佛教文化交流也起到了桥梁与纽带的

作用，积极推动宁波与日、韩等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

发展，提升了宁波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了宁波对外关

系的和谐。

4、挖掘宁波佛教传统文化独特的吸引力，促进宁

波旅游经济的发展

宁波具有丰富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天童寺是我

国佛教“中华五山”之一，规模宏大，建筑精美，风景秀

丽；阿育王寺素有“震旦圣地”之称，珍藏着释迦牟尼

的真身舍利；雪窦寺弥勒道场是“佛教名山”之一；保

国寺保存着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是首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这些佛教传统文化的

经济功能已初步得到发挥。 “东南佛国朝拜特色之旅”

已成为宁波旅游的热门路线之一。 路线由天童寺、阿

育王寺、七塔寺、雪窦寺、五磊寺五个点组成，较完整

地展示了东南佛国古刹、道场的历史风貌，吸引了大

量国内外游客前往参观、朝拜。 2008 年 3 月，鄞州区召

开了中国阿育王佛教文化旅游区项目研讨会，拟投入

15 亿元人民币，将之打造为佛教圣地、中印文化交流

重要基地、东南佛国核心景区、中国内家拳功夫城。 奉

化市政府亦提出“加快推进岳林寺、中塔寺、中华弥勒

佛等项目建设，串点成线，形成一条完整的弥勒文化

旅游特色路线，全力打造佛教文化旅游品牌”。 丰厚的

佛教传统文化成为宁波重要的旅游资源，有利于促进

宁波旅游经济快速茁壮地成长，推进宁波旅游大市的

建设。

三、进一步发挥宁波佛教文化

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作用的建议

综前所述，佛教传统文化在宁波和谐社会建设的

伟大历史进程中， 正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自身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发展和变迁。 但佛教传统文

化的保护和开发都还存在一些困难，以之促进和谐社

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也还有若干应当改善和

加强之处。 结合宁波佛教传统文化发展的现状、宁波

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及其它地区相关的经验，笔者

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条措施：

1、设立专门的宁波传统佛教文化研究机构，推进

佛教文化的保护和开发

从目前来看，宁波尚未设立专门的本地佛教文化

研究机构，宁波的六区（不含东钱湖风景旅游区）三市

二县虽然都已成立了佛教协会，但佛协毕竟是管理机

构，而非学术机构，它的佛教文化学术研究功能是非

常薄弱的，无法对宁波佛教文化体系做系统、深入的

研究。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宁波， 至今已近两千年，其

发展历程绵远悠长，而又高潮迭起，是中华佛教文化

史和宁波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至今也未修出一部

像样的《宁波佛教史》；宁波古代佛教著述十分丰厚，

仅《宁波佛教志》收录的自唐迄今的各类佛教著述就

有 280 种，然而如此珍贵的文化资源也没有得到系统

的整理，未编出类似于《四明佛学典籍汇编》之类的丛

书、类书；宁波的佛教哲学思想也曾名噪一时，引领佛

教界的潮流，甚至远播海外，成为海外一些佛教宗派

的鼻祖，但是这些璀璨的佛教思想却在当代的宁波日

渐式微，只见其形而不见其神。 文化的传承不是仅靠

投入几亿、几十亿的资金去修复几座寺庙、建设几座

博物馆、保护几件旧文物就可以完成的。 保护一种文

化形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需要由大批的专

家学者对这一文化形态的精神内涵进行深入的挖掘

和提炼， 而这恰是建立在对已有文献资料的整理、分

析、归纳的基础上。 因此，建议在宁波本地高校或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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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设立专门的宁波佛教文化研究所， 对宁波

佛教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挖掘， 以推进佛教文化

的保护和开发。

2、进一步促进高素质佛学人才的培养，提高僧

人素质

2009 年 4 月 14 日，笔者随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

究所调研组一行，参访七塔寺。 七塔寺方丈可祥法师

在谈到该寺编辑出版《五百罗汉石刻画册》时遇到的

困难时讲到， 目前宁波佛教界既具有较高的佛学造

诣，又兼通文、史、哲各方面知识的人才寥寥无几，很

难在佛学研究上有所成就。

一方面，佛教文化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重

修、新盖的大小佛寺如雨后春笋，法会诵经、礼忏共

修等传统活动也十分兴盛；但另一方面，佛教文化却

面临着人才枯竭、义理缺失的窘境。 如由于缺乏既具

高深佛学造诣，又有社会批判意识的高僧大德，在面

对佛教戒律的现代转化时， 现在佛教界所作的仅仅

是对那些不合时代的规范与戒律重新加以检讨，以

求得被动的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而非将之纳入

到佛教教义系统内部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更遑论将

现代社会的新知纳入到戒学体系中重新给以诠释。

所以，在佛教事业一片繁荣的表象之下，并没有什么

新的佛教理念，看不到什么佛教义理上的整合创新。

宁波佛教界现有的佛教人才， 远远不能适应佛教事

业发展的需要，与宁波“东南佛国”、“四明三佛地”的

称号是不相称的。

在 1992 年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

赵朴初先生高瞻远瞩地表明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

内佛教工作最重要、 最紧迫的事情， 第一是培养人

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 这一箴言

非常适用于今日宁波之佛教界。 宁波佛教文化要想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与繁荣， 必须不断培养或引

进高素质的佛学人才。 政府每年可选拔一批有一定

佛学基础的青年僧众，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往中国

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杭州佛学院等国内知名佛学院

学习深造， 培养一批具有深厚佛学造诣的高素质僧才，

使之为宁波佛教传统文化的整理、继承和发扬做出实实

在在的贡献。

3、 警惕佛教过度功利化、 庸俗化倾向的出现和发

展，引导佛教走社会化之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寺庙被灯红酒

绿、尘世喧嚣所包围、所淹没，有些僧人没有建立真正的

佛教信仰，或是信仰不够坚定，物欲未泯，于是做出了许

多违背戒律、违背佛教伦理道德的事情，大大损害了佛

教事业的形象。 此外，由于佛教传统文化经济功能的开

发，某些寺院在认识上产生偏差，削弱了寺院理应是传

播佛法的场所的社会教化以及自我修持的宗教功能，带

有明显的商业化倾向。

“人间佛教”秉承“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

菩提，恰如求兔角”的理念，要求佛教贴近世俗，贴近人

生，回归人间。但是，世俗不等于庸俗。佛教的世俗化，指

的是佛教为了弘扬佛法，在弘法过程中持与社会、与人

生贴近的姿态，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使佛教更

为广泛地传播，使佛法为更多的人接受。 而当代佛教的

庸俗化趋向，有悖于佛教的核心理念及真正精神，或追

求世俗名利，或迎合社会的低级需求，远离了佛教健康

发展的轨道。

要解决佛教文化在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必须重

视佛教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加强僧众的学习与教育，践

行和发扬佛教精神，健全佛教组织与制度，走“社会化”

而非“庸俗化”的道路，宁波佛教文化才能保持自身的独

特性，维护健康形象，引导信众进入佛教的智慧大海，净

化社会，促进宁波社会的和谐稳定。

【注 释】

[1] 此数据由宁波市宗教事务局提供。
[2] 详参《宁波佛教志》第一章“寺庙”，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07 年出版，第 13—185 页。
[3]李向平著：《信仰但不归属———以浙闽地区佛教的宗教

生活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1 期，第 44－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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